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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之历史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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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亨利·华兹华斯·朗费罗是  19 世纪最著名的美国诗人，他的长篇叙事诗《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问 

世后受到了英语世界的广泛赞誉。该诗以历史时空体统摄全篇，同时将历史时间具体化为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 

将历史空间具体化为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朗费罗通过频繁的时空切换展现了清教移民始祖登陆美洲后生活中的 

一个个侧面。其中,登陆美洲后清教移民的大量死亡、清教移民与印第安人的斗争、 “五月花”号的返航等重大历 

史事件，以及“普利茅斯岩石”等纪念物，作为关于清教移民始祖的集体记忆的重要方面，都通过具体的时空结 

构得到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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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作品的历史时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处在时间和空间之中，只有 

把事物放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具体地理 

解这个事物。在这个意义上，一切事物都是时空化了 

的。因此，文学作品中的世界，必须在一个时空结构 

中展开。在文学作品中，时间和空间都很重要，而且 

时间和空间之间有重要联系，时间标志和空间标志融 

合在一个具体的整体中，这样就形成了艺术时空体。 

在这个整体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 

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 

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 [1] 。在 

一定意义上，文学作品要展现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 

由艺术时空体决定的。 

一个民族或社会的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这是因 

为，现在的情势影响了人们对过去的历史的选择性感 

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集体记忆就其本质而言是 

立足当下而重构过去的一种社会活动。虽然从古希腊 

开始历史学家就从未停止过努力思考这个问题的脚 

步，但是，正是到了社会学家哈布瓦赫那里，这一点 

才得到了特别的强调 [2](58−59) 。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或 

历史人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集体记忆。这是因为， 

记忆不是对过去的恢复而是对过去的建构。诚然，一 

个时代对过去的建构，一定与这个时代的特征相关。 

但是，就不同时代的集体记忆所建构的同一对象是确 

定的这一点而言，这样的建构始终是有限的建构。正 

如虽然每次踏进去的不是同一条河流，但毕竟每次踏 

的仍是这条河流而不是别的河流。因此，集体记忆对 

历史的重构是有限度的。 

而集体记忆对过去的有限的重构必定是在一个具 

体的时空中展开的。朗费罗的《迈尔斯·斯坦迪什的 

求婚》(以下简称《求婚》)所描绘的那些有关美国殖 

民地初期清教徒的历史遭际与生活图景，就是美国人 

对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的一种集体记忆的展现。朗费罗 

在该诗的开篇开门见山地写道： “在那遥远的殖民时 

代，在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上。 ” [3](280) 正是这个 

时代和这个地方，掀开了美国历史的第一页，而这样 

的开篇， 表明了朗费罗在诗歌中追忆这段历史的愿望。 

这种追忆所展现的某些方面必然是对那段历史的集体 

记忆。这是那段历史的特殊重要性所决定的。这段历 

史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不可能仅仅以个体记忆的方式 

存在，它必定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集体记忆所重构 

的对象。那段历史不仅存在于清教徒的集体记忆中， 

而且通过种种文本参与到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人的集体 

记忆中。 而集体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体现出来的 [2](71) 。 

朗费罗在他的诗歌中所展现的对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的 

记忆，是以个人记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集体记忆。正 

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求婚》展现了对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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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的清教徒的集体记忆。而这一集体记忆，建立在 

朗费罗基于古老编年史的诗意想象的基础上，既有刻 

写的文本所提供的集体记忆中的种种历史遗迹，又充 

分融合了朗费罗对过去的想象，因此，这一集体记忆 

是对美国殖民地初期清教徒历史的有限的重构。而这 

一集体记忆的展开， 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进行的。 

二、《求婚》历史时空的特征 

(一) 历史时间与历史空间的统摄作用 

集体记忆不是历史，但是集体记忆离不开历史。 

正如哈布瓦赫所说： “在集体记忆中，一般而言，总会 

有一些十分突出的特殊人物、 年代和特殊时期。 ” [2](381) 

因此，集体记忆的展开，离不开历史时间。而历史时 

间要展现在历史空间里，历史空间在历史时间里才能 

得到理解。为了展开对美国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的集体 

记忆，朗费罗在《求婚》中设置了一个统摄全篇的历 

史时空体。这个时空体由“那遥远的殖民时代” 和“普 

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构成。为了生动具体地展现 

“那遥远的殖民时代” ， 朗费罗将这一历史时间巧妙地 

分解在了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里， 使历史时间具体化。 

同时，朗费罗将“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这一历 

史空间又具体化为普利茅斯的自然空间和生活空间。 

这样， 那个历史时空体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整体， 

而成为具体鲜活的时空框架了。在这个时空框架中， 

历史时间始终起着统摄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的作用， 

而历史空间则统摄着自然空间和生活空间。《求婚》 中 

的所有的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都隶属于“那遥远的殖 

民时代” ， 而不可能属于任何其他时代；所有的自然空 

间和生活空间都隶属于“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 ， 

而不可能属于任何其他空间。 

具体而言，朗费罗通过“那个可怕的冬天” 、 “春 

天”和“秋天”这三个主要的自然时间，把那“遥远 

的殖民时代”融化在一个周期循环的自然时间里。在 

“那个可怕的冬天” ，一批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到 

达美洲，由于恶劣的天气，再加上其他因素，他们中 

有许多人丧生。 “那个可怕的冬天” ，之所以可怕，主 

要原因就在这里。原计划把清教徒运抵目的地就要返 

航的“五月花”号，由于严冬的恶劣条件，被迫滞留 

在普利茅斯。 到了春天， 终于有条件返航了。 “五月花” 

号离开普利茅斯，把清教徒们留在不毛之地。但是，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选择随船回国，而是让自己坚守在 

物资匮乏但福音充足的普利茅斯。这是清教徒生活中 

的一个重大事件。这意味着他们经受住了最严酷的考 

验。 “秋天” ，从英国来的商船抵达普利茅斯，这次， 

商船不仅带来了牛和谷物，而且又带来了一批人。这 

不仅缓解了清教徒生活物资匮乏的危局，而且补充了 

劳动力。对清教徒社会的幸存和发展来说，这无疑是 

雪中送炭。朗费罗通过以上三个自然时间，表现了清 

教徒历史上意义重大的三个断面。根据威廉·布拉福 

德的记载可知：由于天气条件和长途颠簸，在  1621 
年的一二月份，清教徒移民大量死亡，实际上，乘坐 

“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移民中有一半人死掉了。由 

于天气寒冷，原计划将乘客运到美洲后就离开的“五 

月花”号，一直未敢返航，直到 1621年 4月份，这艘 

船才返航。1621年的 11月， “福盛”号到来，给普利 

茅斯带来了一些日用物资和 35名新成员 [4](78−91) 。 这三 

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在朗费罗那里不是以明确的 

月份而是以“冬天” 、 “春天” 、 “秋天”这样的季节术 

语来表示的。自然时间区别于其他时间的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其周期循环的特征。严酷的冬天过后是春天， 

随后经历夏天，最终迎来了秋天的收获。朗费罗将清 

教徒社会生活的几个重大的断面，安排在一个周期循 

环的自然时间序列里，可谓意味深长。在经历这样一 

个自然时间序列的过程中，清教徒社会也在遭受了严 

重的困厄之后转而走向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所以， 

在朗费罗笔下，清教徒社会的发展走势与自然时间序 

列的变化趋势是相得益彰的。 

而与上述自然时间相交叉的空间标志正是自然空 

间。与“那个可怕的冬天”相交叉的空间标志是“那 

海边的山上” ，在那里，正在成长的小麦下面是清教徒 

死者的坟墓。正是这个空间，以最醒目的方式标志着 

清教徒初来美洲时所遭受的创痛。 “五月花” 号返航的 

情景，是在“海边”这一自然空间里展开的。在这里， 

“海边”这一自然空间与“春天”这一自然时间交叉， 

将“五月花”号返航时清教徒社会的群像展现出来。 

秋天， “商船来了” ，不用说，这里的空间当然是海港。 

上述三个自然时间与相应的自然空间的交叉，构成了 

事件发生所必须的时空框架，为展现殖民地初期清教 

徒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提供了平台。 

在《求婚》中，生活时间与生活空间交叉，为清 

教徒社会另一些事件的发展构建了时空框架。例如， 

迈尔斯·斯坦迪什接受印第安人挑战的决定是晚上在 

普利茅斯委员会那里做出的。迈尔斯·斯坦迪什行军 

三天后，到达印第安人的营地，在那里，他的队伍与 

印第安人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可以说，有关迈尔 

斯·斯坦迪什带队与印第安人战斗的事件是在那样的 

特定的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里展开的。 

朗费罗在历史时空体的统摄下，构建了一系列的 

自然时空结构和生活时空结构，从而将那“遥远的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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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时代”这一历史时间和“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 

这一历史空间具体化在那些自然时空结构和生活时空 

结构中。而每一个自然时空结构和生活时空结构，都 

是在“遥远的殖民时代”和“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 

地”构成的总的历史时空结构中展开的，可以说，它 

们从未脱离开总的历史时空结构。正是因为历史时空 

结构始终起着统摄作用，所以整部诗歌才能在丰富多 

样的自然时空结构和生活时空结构的频繁转换中，始 

终保持一种古色古香的历史风味，唤醒人们对遥远的 

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社会的记忆。 

(二) 生活空间与自然空间的胶着 

在《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中，空间的一个 

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转换。这 

种空间的频繁转换，是由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关系 

决定的。实际上，在殖民地初期的普利茅斯，生活空 

间延伸在自然空间中，生活空间占据了自然空间的一 

部分。因此，在《求婚》中，从生活空间转换到自然 

空间是很容易的，而从自然空间转向生活空间也不费 

吹灰之力。 

在该诗的第一章“迈尔斯·斯坦迪什”中，有这 

样一次空间转换：迈尔斯·斯坦迪什站在窗边，长时 

间地凝视着窗外的风景，在他视野之内，森林、草地 

和群山，还有蓝色的海洋，一一呈现。在这里，从生 

活空间转向自然空间，显得非常自然。这是因为，两 

个空间本身紧密相连，通过人物视线的转移，就能很 

自然地完成两个空间的切换。 

在该诗的第三章 “爱人的使命中” ，生活空间与自 

然空间的转换是以约翰·奥登的活动为中介的。约 

翰·奥登为了执行迈尔斯·斯坦迪什交给的求婚任务， 

走出了村庄的街道，进入了安静的林地，在这里，人 

物由生活空间转入自然空间。约翰·奥登穿过普利茅 

斯的树林，就看到了新建的房屋，然后他来到清教徒 

少女普里西拉的家。这时，人物由自然空间转入生活 

空间。在这一章里，像这样的空间转换是十分频繁的。 

在《求婚》中，生活空间与自然空间的频繁转换， 

是出于叙述自身的需要。因为人物是在这两个空间中 

活动的。要想展开人物的行为，就必须随着人物的踪 

迹不断切换空间。而人物频繁地在两个空间中穿梭， 

就是人物的一种生活状态。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也是 

诗歌所描绘的世界中的清教徒的生活状态。在朗费罗 

的笔下，殖民地初期的清教徒生活在自然之中。在旁 

观者眼里，这是一种十分浪漫的田园诗一般的生活。 

但生活在其中的人也许更多地感受到的是生存的艰 

难。在普利茅斯的森林、大海、群山、草地中，点缀 

着有限的建筑。广阔的自然空间凸显出生活空间的渺 

小。生活在自然中的人， 必然要向自然索取生活资源， 

这是一种相对原始的生活方式。第一批来到美洲的清 

教徒原先都处在比较优越的生活环境中，来到美洲以 

后，他们过着一种相对原始的生活。他们在自然空间 

和生活空间中的频繁穿梭，就是他们这种相对原始的 

生活状态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朗费罗在 

诗歌中跟踪人物的脚步和视线，在自然空间和生活空 

间之间进行频繁的切换，恰恰展现了对殖民地初期的 

清教徒的集体记忆的一个方面。 
(三) 自然时间与生活时间的融合 

如上所述，朗费罗是通过三个重要的自然时间来 

表现“那遥远的殖民时代”这一历史时间的。为了将 

这一历史时间表现得更加生动具体，朗费罗又将这三 

个自然时间溶解在一系列的生活时间里。 “那个可怕的 

冬天” ， 是通过罗斯· 斯坦迪什的死亡(她是迈尔斯· 斯 

坦迪什的妻子，在乘坐“五月花”号到普利茅斯的人 

中她是第一个死去的人)等事件表现出来的。无疑，这 

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个确定的生活时间里。而“春天” 

这一自然时间，则分解在“五月花”号返航的那一天 

和其前后几天的一系列生活时间里。而“秋天”这一 

自然时间则通过移民们的积极的劳动生活表现得生动 

具体。

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时间，才能把“过去”表现 

得具体生动，换言之，只有通过具体的生活时间，才 

能细致入微地表现集体记忆的一个个侧面。朗费罗开 

篇就提出的“那个遥远的殖民时代” ， 是通过三个自然 

时间，进而通过将这三个自然时间分解在一系列的生 

活时间里，才生动鲜活地表现出来的。在《求婚》中， 

历史时间、自然时间、生活时间三者水乳交融，呈现 

出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既充满田野气息又富有生活滋味 

的殖民地初期的清教徒的世界。这完美地体现了朗费 

罗凭借自己出色的叙述才能游刃有余地摆布时间的技 

巧。 

三、 《求婚》时空转换与集体记忆的 

展开 

在《求婚》中，历史时间分解在自然时间和生活 

时间里，而历史空间则通过自然空间和生活空间呈现 

出来。这样，就能把抽象的时间和空间表现得具体而 

生动。而这种具体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时空的频繁 

转换实现的。时空的转换为叙述的多维度展开提供了 

平台，从而使得从不同的维度展现对殖民地初期清教 

徒的集体记忆成为可能。 
(一) 清教徒登陆美洲后第一个“冬天”的困厄



文学艺术 张艳萍：《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求婚》的时空体  191 

在“迈尔斯·斯坦迪什”这一章里，第一次时空 

转换是以迈尔斯·斯坦迪什站在窗边凝视窗外的风景 

为契机的。当他看到海边的山的时候，这时空间就由 

迈尔斯的房间转到海边的山上了。山上小麦下面的坟 

墓，将迈尔斯·斯坦迪什的思绪牵引到了“五月花” 

号到达美洲后大批清教徒死亡这一重大事件上。与此 

同时，时间也就由“五月花”号返航的前一天的“午 

后”转换到了清教徒们为死者选择墓地的那个时间。 

那时， 为了避免印第安侦查员发现清教徒的死亡人数， 

他们在墓地上种上小麦，这巧妙的伪装骗过了印第安 

侦查员。在这一次的时空转换中，空间转换引发了时 

间的转换。正是由于空间的变化，唤醒了迈尔斯·斯 

坦迪什对初到美洲的那个冬天所遭遇的困厄的记忆， 

而这段记忆不仅是迈尔斯斯坦迪什的记忆，也是与他 

一样幸存下来的清教徒的集体记忆，同样也是一代又 

一代的美国人的集体记忆。在威廉·布拉福德的《普 

利茅斯开拓史》中，是这样记载首批清教徒移民所遭 

遇的这一重大事件的： “但过了不久， 他们受到最令人 

痛心的打击。一方面，因为一二月份的寒冷气候和居 

住条件；另一方面因为长途远航和狭窄的船舱空间导 

致的坏血病，两三个月的时间里，有一半的同伴死去 

了，总共一百零几个人只剩下五十人，有时一天之内 

就有两三个人去世。 ” [4](78−79) 通过布拉福德的记载，这 

一重大事件沉淀为美国人关于首批清教徒移民的集体 

记忆的一部分。朗费罗正是通过迈尔斯·斯坦迪什的 

视角，来表现这一集体记忆的。通过迈尔斯·斯坦迪 

什视线的转移实现了时空的自然转换，而这次的时空 

转换恰恰是这一集体记忆得以展开的前提。 
(二) 清教徒与印第安人的斗争 

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在普利茅斯的重大事务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维护普利茅斯的安全是他的职责。 

在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中，迈尔斯·斯坦迪什表现出了 

好勇斗狠的一面。朗费罗通过时空转换，展现了迈尔 

斯· 斯坦迪什与印第安人斗争的全过程。 而迈尔斯· 斯 

坦迪什与印第安人的关系，反映了殖民地初期清教徒 

社会与印第安人关系的一个侧面。 

在威廉·布拉福德的《普利茅斯开拓史》中，多 

次记载了普利茅斯的居民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冲突。在 

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发挥 

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听说普利茅斯居民们的好友印 

第安人斯宽托可能被印第安酋长科比腾杀死的消息 

后，总督派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带领 14名配备精良 

的战士连夜行动，去为斯宽托复仇 [4](88) 。在听说韦斯 

顿船长的人将可能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的消息后，斯 

坦迪什船长带领几个人去营救他们，处死了几个印第 

安人 [4](110) 。在《普利茅斯开拓史》中这样的记载不一 

而足。这说明，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在普利茅斯公 

共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移民与印 

第安人发生冲突的时刻。而这一切也成为美国人关于 

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的集体记忆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 《求 

婚》中，朗费罗通过一个典型事件展现了这一集体记 

忆。在“五月花”号返航的那天，在黎明时分，迈尔 

斯·斯坦迪什就带队离开村庄， 赶往印第安人的营地。 

三天的行军后，他们到达印第安人的营地。在这一过 

程中，时空的切换是很频繁的。在印第安人的营地，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后，由于无法忍受印第安人 

的羞辱，迈尔斯·斯坦迪什率先发难，双方发生了激 

战。结果是印第安人惨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印第 

安人向导兼翻译霍波默克的作用和立场，印第安人在 

谈判中索要毯子、刀、滑膛枪和弹药，印第安人的自 

我夸耀，印第安人的狡猾和勇敢等，都在这个空间和 

时间中展现了出来。可以说，这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时 

空，在这个时空里，凝聚着清教徒与印第安人斗争的 

基本方面。而这些因素都是与殖民地初期的清教徒有 

关的集体记忆的重要方面。 
(三) “五月花”号的返航 

在《求婚》中， “五月花”号返航的那天是一个中 

心时间，大部分事件是在这个时间的前后展开的，所 

以， “五月花”号的返航在该诗中是一个重要的布局因 

素。这就是说，故事时间的推移是以“五月花”号返 

航的那一天为中心的。 在前一天的夜里，委员会召开。 

“五月花”号返航当天的黎明时分，迈尔斯·斯坦迪 

什带队出发。而在当天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时候， “五月 

花”号发出了启程的信号。随着这一重大事件的到来， 

故事的主要空间转移到了海岸，在那里，清教徒生活 

的重要方面得到了展现。 
1. 国家的奠基石： “普利茅斯岩石” 

在“五月花”号启程的地方，约翰·奥登脚踩“普 

利茅斯岩石” 。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正如阿列克 

西·德·托克维尔所说： “他们在大西洋中漂泊了很长 

时间之后，却被迫在新英格兰的不毛海岸，即在今天 

建立起普利茅斯镇的地方登陆。朝圣者们上岸时登上 

的那块巨石，今天依然可见。 ” [5](38) 正是在这里，清教 

徒开启了在美洲的生涯。作为清教徒在美洲的历史的 

起点， “普利茅斯岩石”凝聚着清教徒对美洲生涯开端 

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随着各种性质的文本，包 

括刻写的和口传的文本，一代代流传，成为美国人集 

体记忆的一部分。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不无感慨 

地说： “这块巨石已经成为合众国的崇拜物。 我曾看到 

美国的一些城镇精心保存的此石的碎块……这是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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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一些苦命人的双脚踏过片刻的石头，这块石头 

应当名垂不朽，它在吸引一个伟大民族留念。人们敬 

仰它的碎块，在离它遥远的地方保存着从它身上敲下 

来的小块。有多少高楼大厦用这些小块做了基石？谁 

不对它们表示崇敬呢？” [5](38) 那块“普利茅斯岩石” ， 

已经成为合众国的奠基石，成为不断唤起一代又一代 

的合众国子民关于他们的 “清教移民始祖” 的集体记 

忆的标志性纪念物 [6] 。当朗费罗安排约翰·奥登脚踩 

“普利茅斯岩石”的那一刻，与此相关的一种集体记 

忆也得以展现。朗费罗是这样定位“普利茅斯岩石” 

的： “那曾是他们进入新世界的门阶——这个国家的奠 

基石！ ” 。 “普利茅斯岩石”对清教徒美洲生涯的意义， 

“普利茅斯岩石”对美国历史的意义，都凝聚在这诗 

句里。这是对关于“普利茅斯岩石”的集体记忆的高 

度概括。朗费罗通过自己的笔，将这一集体记忆定格 

在文本中。 
2. 清教徒在美洲扎根 

“五月花”号返航了。虽然美洲的生活条件极其 

艰苦，但是乘坐“五月花”号到达美洲的清教徒没有 

一个随船离开， 他们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留在普利茅斯。 

正如威廉·J·本内特所说： “当来年春天，五月花号 

准备返回英国时，没有一个人愿意随她回国。 ” [7] 朗费 

罗不吝笔墨地渲染了“五月花”返航前夕普利茅斯居 

民们所爆发处的故乡情结，但是，他也特别强调了一 

点，那就是，乘坐“五月花”到达美洲的移民没有一 

个随船返回英国。在《求婚》中，朗费罗对“清教移 

民始祖”的这一壮举充满赞美和崇敬之情： “噢，强大 

而真实的心， ‘五月花’号中的人没有一个回去，/没 

有，没有一个回头看，他们已将自己的手放到这片耕 

地上！ ” [3](304) 在这样的赞美中，凝聚着合众国公民对 

“清教移民始祖”的珍贵的集体记忆。 

到了秋天，一艘商船来到普利茅斯，带来了牛和 

谷物，还有一批亲友。由于得到了这样的补给，清教 

徒们的条件有了改观。 他们马上投入劳动，忙着采石、 

建房、修园圃，开垦土地，割牧草，寻找捕鱼的海域， 

猎杀森林中的鹿 [3](314−315) 。在这里，朗费罗聚焦于商船 

到达普利茅斯的时间——秋天，空间则是整个普利茅 

斯，包括普利茅斯的村庄、森林、海洋等。正是在这 

一庞大的时空规模中，朗费罗集中展现了清教徒们扎 

根于普利茅斯辛勤奋斗的全景。在这个大空间中，清 

教徒们的劳动生活全面铺开了。这意味着，他们已经 

真正启动了在美洲奋斗的征程。而在《普利茅斯开拓 

史》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耕种、建房、捕鱼、打 

猎的劳动场景 [4](89) 。通过文本比较可以肯定，朗费罗 

所展现的关于清教徒移民定居后辛勤劳动的集体记 

忆，显然是以《普利茅斯开拓史》为蓝本的。 

清教徒初到美洲时所遭受的同伴大量死亡的痛 

苦，定居普利茅斯后与印第安人的斗争、 “五月花”号 

在春天返航，秋天商船抵达普利茅斯后劳动生活的全 

面启动，这些都是清教徒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一代代美国人关于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的集体记忆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些重大事件 

呈现出来，是朗费罗创作这部诗歌时不得不思考的问 

题。《求婚》，顾名思义，是一部爱情诗。但这又不是 

一部普通的爱情诗。诗歌中的三个主角生活在遥远的 

殖民时代的普利茅斯，其中，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 

是以历史人物迈尔斯·斯坦迪什船长为原型的。这样 

的构思，决定了这个爱情故事要在一个历史背景下展 

开。朗费罗在诗歌开篇就推出了这一背景，即“在那 

遥远的殖民时代，在普利茅斯这朝圣者的土地上” 。 在 

殖民地初期清教徒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两件事，一是 

“五月花”号登陆美洲，一是“五月花”号返航。这 

两个事件都与自然气候密切相关。 “五月花” 号到达美 

洲的时间是冬季，美洲冬天的恶劣条件使这里成为许 

多清教徒的坟墓；而“五月花”号原计划将清教徒送 

达美洲后即返航，但是由于严冬的条件不适合返航， 

它被迫滞留到第二年的春天才返航。 鉴于这样的情况， 

朗费罗不得不将历史时间分解在自然时间中。爱情故 

事自然离不开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而清教徒初到美 

洲时就生活大自然之中，在生活空间与自然空间之间 

穿梭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所有这些因素决定了《求婚》 

的时空特征。朗费罗为了全面驾驭这些题材因素，设 

置了一个统摄全局的历史时空体，同时将历史时间溶 

解在自然时间和生活时间中，又将历史空间具体化在 

自然空间与生活空间里，通过频繁的时空转换，既展 

现了诗歌主要人物形象的生活，同时，也把有关清教 

徒的集体记忆的一个个重要侧面呈现了出来。 

四、结语 

今天看来， 《求婚》这部爱情诗的主要价值，不在 

于朗费罗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清教徒的三角恋爱故事， 

而在于朗费罗通过精心创制的时空体，展现了美国人 

关于殖民地初期的清教徒的集体记忆的许多重要方 

面。借助于朗费罗的声望，随着这部诗歌的流播，定 

格在诗歌文本中的那些因素会充当后世美国人关于殖 

民地初期清教徒的集体记忆的建构性因素。在这个意 

义上，可以说， “清教移民始祖”能够在美国文化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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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永恒的痕迹，与朗费罗在《求婚》中自觉地展现关 

于“清教移民始祖”的集体记忆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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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Unit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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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is  the most  famous  poet  in America  in  the 19th  century. 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 is the popular poem of Longfellow, in which the unit of historical space and time leads the other units of 
space and time. The poem’s historical space and time are expressed by natural and living space and time. Longfellow 
reveals the life of the first Puritan into America by the switching of space and time. As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ollective memory about the first Puritan into America, those important events, such as the half of the first Puritan into 
America were dead, the first Puritan into America fought with Indians, and the Mayflower homeward bounded, and that 
landmark mementos, such as the special rock in Plymouth, are all described by the structure of space and time in 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 
Key Words: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  the  unit  of  space  and  time;  the  first 
Puritan into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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